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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開放三十年，為中國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轉變，大鑊飯不再，取而代之的是一切以經濟掛帥。經濟效益是關鍵詞，盈利成為評價企業的標準，哪怕是文物保育的課題，還是以創收為本。山西陽城縣的皇城相府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以十年時間，一個經復修的明清古宅建築群，得到國家頒發４Ａ旅遊評級，旅客人數年年增長，收入屢創新高。皇城相府的開發，讓原屬相府的皇城村村民富起來，以集體經濟制度，讓整個村及村民都得到豐厚的收入，從這些經濟角度分析，皇城相府不能說不是一個成功典型！
　　然而，在「成功」的背後，一個具文化及歷史價值的古建築群，很可能不消幾年光景便遭徹底破壞，變得非驢非馬。
趕上文化旅遊列車
　　皇城相府是清康熙帝的老師—陳廷敬—的故居，他也是《康熙字典》的總編輯。陳家從陳廷敬的祖父起五代興盛，相府內城始建於明崇禎年間，外城完工於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整座建築反映明清兩代的建築特色，也突顯明末清初的政治與社會面貌。相府依山臨水，房屋樸實典雅，錯落有致，是一座別具特色的城堡式大宅建築群。
　　皇城相府本來名不見經傳，令其聲名大噪，得拜頭腦靈活，市場觸覺敏銳的皇城村黨總支書記張家勝營銷有道。張家勝在一九八四年當上村委會主任，隨即籌建開發原煤礦井。四年後，他獲准開採煤礦，三年間皇城村煤礦年產三十萬噸，一九九七年煤炭收入讓皇城村一躍成為山西晉城市的首富村。翌年，張家勝決定把皇城村從煤礦產業中轉型，藉老祖宗的資產創收，全情投入開發皇城相府；還出資近三百萬元，請來當年正在開拍《康熙王朝》的央視在相府取景，並修改劇本，增加在相府的戲分。
　　當年，住在相府古建群內的村民，對於開發皇城相府計劃，將信將疑；祖輩幾代住在相府的老村民質疑，就憑一個不知道能否成功的計劃要搬出去？這是村民普遍的疑慮。張家勝工於心計，先投資在相府附近興建新皇城村，當村民看見一排排整齊的別墅時，都乖乖地全部搬過去。
　　《山西日報》一則關於皇城相府開發十年的剖析報道〈建設新山西—解析皇城相府發展之路〉指出：老百姓是皇城相府開發後最大的受益者。報道引述一名被訪者說：「把舊宅院給了集體，很快就換成了現代化的小洋樓，經過維修後的古宅舊院竟然也能大把地賺錢。」記者的觀察是：走在皇城的每一條街道上，你會發現人人心情舒暢，個個喜氣洋洋，而這一切都得益於依靠集體經濟凝聚了人心。
　　集體經濟如何凝聚人心？且看皇城相府的佳績：上月底，皇城相府舉行全國各地旅行社聯誼會，慶祝景區在二○○八年接待遊客逾六十六萬人，門票收入三千多萬元，創出歷史新高。皇城村則是山西晉城市農民生活質素最高的村落，是全省農村第一個把戶外土茅房全部變成沖水式自動化感應洗手間的新農村。皇城相府景區開放三年便取得國家４Ａ級旅遊景區評級。二○○四年，村民人均年收入逾萬元，在全省名列前茅；二○○七年，人均年收入增近四成，達一萬三千八百元，超過全國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
　　旅遊業還帶動了第三產業，全村六成以上的村戶開辦家庭旅社、家庭餐飲、旅遊產品銷售，也有不少年輕村民經培訓後，當上皇城相府的導賞員。他們都很自豪地跟遊客分享，身為陳氏後人如何趕上文化旅遊這列車，收入大增，也不用再種田開礦了。
　　走在相府的建築群中，既古樸又莊嚴，院落布局顯出明清時期不同建築風格，也反映數百年前官府大宅的生活點滴，山城渾厚堅固的城牆與碉樓，突顯護城保莊、抵禦外侵的功能。
滿紙輝煌鮮見保育
　　然而，夠諷刺的是在莊院內文物研究開發部旁邊，赫然見一個徹頭徹尾的新造偽古建；而相府內最早的宅院—世德院，耗資近三千萬元改建成國內首座專題性字典博物館的「中華字典博物館」，就更叫人唏噓。進入院落，映入眼底的是一幅偌大的混凝土水泥牆，塑出康熙及各種文字演化造像。導賞說，原來的磚牆失修，快要倒下，復修人員於是設計這幅關於字典的牆飾，既反映展館內容，又頂住了磚牆。導賞的意思是：我們成功保育了這磚牆。這種復修方式教人不敢恭維，混凝土水泥只會把磚牆牢牢堵死，本來可以疏氣去水的磚牆被堵死後，只會更快衰敗。
　　今天，相府附近大興土木。不久前，皇城相府集團在珠三角一帶招商，希望引入外來資金，繼續打造相府這隻山西旅業的金蛋，興建三星酒店、改善對外道路網絡、改造舊式廁所、修建三星級廁所等，目標是到二零一零年時，提升旅客人次至八十萬，預期年利潤一千二百萬元。
　　細閱皇城相府開發過程及張家勝白手興「村」的故事，對這個歷經數百年的古建群，張家勝找來歷史與考古學者，還有專業的規劃師，其規劃方案都只是滿紙輝煌的數字，鮮見保育專案。在未來的日子，皇城相府定會繼續為企業創出佳續，也會為村民帶來收入，可是它也會同時衰敗於經濟掛帥的不專業保育方案上。細看每張從相府拍得的照片，像看遺照一樣，預見著它的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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